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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的奇葩。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性

如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文学成就？本稿拟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入手，从摄关政治、假名

文字、汉文化以及女性自身经历等方面具体分析这一独特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平安时代；摄关政治；女性文学；汉文学 

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有一块奇葩，那就是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文学。这一时期

不仅汉文学繁荣，日记文学、物语文学、和歌文学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令人惊奇的

是，在繁荣的背后，女性，即女作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非但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态势，而

且大有凌驾之感。比如，在日本，文学地位可以与中国的《红楼梦》相媲美的，世界上最

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蜻蛉日记》的

作者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日记》的作者和泉式部，《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等

等。 

平安时代，男尊女卑，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拥有。上面提到的

这些杰出女作家，紫式部，“紫”源于《源士物语》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若紫”，“式

部”是她入宫为女官的称呼。清少纳言，“清”源于其父姓，“少纳言”是她在宫中的官

职。《蜻蛉日记》的作者先是按照其父亲的名字被称为藤原伦宁女，生子后又按照其儿子

的名字被称为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式部”来源于其父亲的官职，“和泉”是她丈夫

出任地方官的地点。菅原孝标女，顾名思义，即取父之名，意为菅原孝标的女儿。如此低

下的社会地位必然会将女性排除在政治、教育等与学问相关联的世界之外。紫式部本人也

曾在日记里说：对于女性来说，学问是无用的，喜欢学问的女性有时反倒被人疏远。因此

她常常装作目不识丁的样子，说自己甚至连汉字“一”都不认识。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样的男权社会背景下，为什么平安时代反而还出现了在日本乃至

世界古典文学史上都罕见的女性文学现象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试从当时的政治、文

化背景层面来寻找其中的答案。 

一、摄关政治客观上为女性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平安时代出现了摄关制度。摄关，也称摄政、关白。摄关政治，即外戚专政、辅政。天

皇年幼的时候，辅政者称为“摄政”，天皇年长以后，辅政者称为“关白”。公元 9世纪

中期，外戚藤原家族掌握了实权。藤原家族能够成为“摄关”，一方面靠世袭的地位，另

一方面则是倚靠他们成功的“后宫政策”，即把自己的女儿推为皇后，生育皇子，再将皇

子推为天皇，进而凭外戚身份独揽大权。在藤原家族内部，为了相互竞争，各家也是悉心

教养自己的女儿，要知道谁家的女儿先入了宫，就意味着谁可以坐上高位。而自家女儿要

想在后宫三千佳丽中脱颖而出，除了容貌之外，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一时间，贵族

们都争相招集名门才女从智慧、才华上帮助指导自己的女儿。那些已经入了宫的，为了争

宠，也会继续任用知名的才女作为女官伴在左右。比如藤原道隆之女定子任用清少纳言，

藤原道长之女彰子任用紫式部、和泉式部。而为了营造声势，各宫的后妃、女官、侍女以

及趋附于她们的贵族们则不断在宫中举行歌会、绘会、节日庆典，一时间，后宫成为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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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艳的文化中心。 

中下层贵族的女子大多对上层贵族的生活充满向往，世风如此，必然也会带动她们紧跟

潮流。那些趋炎附势的中下层贵族为了与上层贵族取得联系，必然也都会注重培养自己的

女儿，唐诗汉文、琴棋书画，都是重要的功课。紫式部、清少纳言、菅原孝标女等人都是

这样培养出来的才女代表。这些中下层贵族女子，比起温饱尚不能满足的下层社会女子，

她们具有良好的学习条件与高贵的教养，比起身在深宫内院的上层贵族女子，她们阅历

多、见识广，对社会和人生的了解也更为深刻。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女性作家都是来自中下

层贵族之家的原因。 

摄关政治驱使贵族阶层都不惜血本地培养女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中，

这种政治条件为平安贵族妇女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正是社会政治的客观因素

创造了这些女性参与文学的主观条件，使得妇女们长期被埋没、被压抑的才华得到了充分

而又合理、合法的发展，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女，带来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二、假名文字的出现为女性创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  

日本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字。从朝廷的公文到私人的日记，所有的记录都要借助汉字来完

成。但汉字毕竟属于外语，用在文学创作中，要表达复杂的感情总归有些欠缺，达不到淋

漓尽致的程度。这时，女性在汉字草书的基础上发明了假名，不仅克服了书写上的困难和

不便，而且使日本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但这一伟大的发明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

的认可，不仅如此，还遭到男性贵族阶层的轻视，他们斥之为女性文字，认为没有涵养。

他们仍然以写汉字、汉诗为荣。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不管这些男性贵族们如何热衷和推崇

汉字、汉诗文，要用繁难的中国文字来表达日本民族特有的微妙感情，总非一件易事。 

由此相对，假名的表记脱离了汉字的规范性，与汉字相比，假名文字能更细腻地表达出

作者的喜怒哀乐，更生动地抒发人物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假名文字的创造和发展，才为这

些女性文学作品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由假名书写的物语、日记是平安时代散文文学

的代表形态。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等一批女性作家正是运用假名文字创造了一个

崭新的文学世界。比如紫式部在《源氏物语》里面所表现的“物哀”，这种潜在的美意识

的展现，离不开假名文字的运用。在文学作品中，这些女性作家们脱离了汉字的束缚，使

假名文字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创造了散文文学的繁荣。 

三、特殊的生活经历为女性创作提供了素材  

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是“访妻婚”，这种婚姻是夫妇分开居住，男女各自与自己母亲和

兄弟姊妹住在一起，男方在晚上潜入女方家中，短则翌日清晨离开，长则在女家逗留几

天，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所生的子女随母亲生活，男性则负责负担妻儿的生活费。在这

样一种婚姻制度下，男性贵族妻妾无数，知识女性蒙受婚姻的不幸与无奈，促使她们用笔

来抒发内心的困惑和苦闷。 

平安时代的才女们虽然能与朝廷显贵结婚，但婚姻生活都不尽如人意。而她们的作品也

大多是以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为素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邓通过

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奠定了其文学作品哀伤、忧愁的基调。比如，藤原道纲母的《蜻

蛉日记》，主要记录了作者二十年的悲苦生活情况。藤原道纲母是藤原兼家的妻子，但是

藤原兼家有多个妻子，对她的感情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尤其是生了儿子以后，丈夫对她就

逐渐疏远了。她有时听着丈夫的马车从自己的门前走过去的声音，通宵不能成寐。作者由

于伤心至极，一度想削发为尼，后来为了儿子才勉强打消了这个念头。整部日记记录了作

者对丈夫喜新厌旧的悲叹，诉说自己作为妇女的矛盾痛苦。再比如，《更级日记》主要是

记录作者对亡夫的悲思，《蜻蛉日记》则是作者对丈夫移情别恋的悲叹，《紫式部日记》

则是紫式部记录自己不幸婚姻生活带来的无限忧愁，等等，几乎无一例外。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唤起了这些知识女性内心的思索，促使她们开始认识自己以及其

他女性，甚至整个贵族阶级的命运问题，这种思索表现在文学上，带来的结果就是涌现出

了一批知名的女性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经典著作。一开始出现的作品多是记录自己

真实生活的日记文学，之后逐渐产生了取材于生活并记录生活的随笔文学，最后有了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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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社会为背景，高度概括贵族社会生活的《源氏物语》这部传世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作品只有切身体验过这个时期苦难生活的知识女性才能创作出来。 

四、汉文化的传播为女性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汉唐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化的产生起了重大的催化作用。虽然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繁荣

之时中国已处于大宋王朝，但汉唐文化的精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在日本蔓延，产生着

重要的影响。平安时代的女作家多为贵族出身，在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下，她们的汉学修养

也是不输男子的。从其文学作品即可窥见一二。据不完全统计，仅一部《源氏物语》，引

用的中国的典故和事物就有 200多处。以开篇《桐壶》卷为例，桐壶帝与桐壶更衣的人物

就是参照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川端康成也说过：“倘若没有前一个

时代早就引进唐文化，并一直延续下来，就不会产生《源氏物语》”。再比如《蜻蛉日

记》就多处从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中取材，如取材《吕氏春秋》中的伯牙断弦，《史记》中

的养由基善射的故事等等。当时，汉学修养最高的女作家当属《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

言。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引用了《史记》、《汉书》、《论语》、《白氏文集》等多

部作品，其中仅《白氏文集》的引用例句就高达 23处。 

由此可见，汉文化的传播为女性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对汉文学的吸收和利用，

才使得她们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含金量剧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百科全书。 

五、《土佐日记》为女性创作提供了文学模式  

《土佐日记》是日本著名和歌作家，三十六歌仙之一的纪贯之所作，于公元 935年成

书，是日本假名日记文学的先驱作品。它完成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发展，这之前的日记

作品，大多是记录宫中行事等公家性质的汉文日记，缺乏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性也很

低。而《土佐日记》成功地将私人化和内省性的内容引入到作品当中，打破了之前日记作

品在内容和抒情上的局限性，被认为是日本日记文学的鼻祖。 

有趣的是，《土佐日记》虽为男性所作，却是假借女子的口吻来写的。纪贯之在作品开

头就写道：一向由男人写作的日记，我这个女子也要试一试。这种假借女性用第三人称写

作的笔法，为女性文学创作开了先河，为之后的女性作家提供了新的文学模式，对她们的

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名称上。很多女性作品都沿袭了这种表达，叫做“某某日记”，

比如，《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蜻蛉日记》等。 

其次，表现在创作形式上。《土佐日记》是纪贯之记录自己从土佐到京都 55天行程的

日记，但并不是他在旅途中每天记录完成，而是回到京都后通过回忆创作完成的。后来的

女性文学作品也大都采用这种回忆的形式，以对自己人生或重大事件的回顾为创作的素

材。比如《蜻蛉日记》、《紫式部日记》等。 

然后还表现在对其写作手法的模仿上。《土佐日记》的 55篇日记中，有 60多首和

歌，作者把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这其中不仅记录作者旅途的见闻，也展现作者真实的内

心情感。这种叙事与作歌相结合，一边记录身边的人和事，一边辅以细致的心理描写的形

式，很适合女性写作。之后一些女性代表作如《源氏物语》、《枕草子》、《蜻蛉日

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中都穿插了大量的和歌。更甚

之，有些作品在主人公的称呼上也仿照《土佐日记》，比如《更级日记》中的“某人”。 

有了生活的素材，有了创作的工具，《土佐日记》又适时地提供了写作的模式，自身文

学修养极高的才女们写出经世之作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六、结语  

总之，摄关政治为女性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而汉文化的传播，进一步提升了女性的文学

修养，特殊的生活经历正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土壤，假名这种新文字的发明，为女性抒发情

感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告诉我们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

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而平安朝以后，摄关政治结束，贵族社会

崩溃，武士兴起，战乱频繁，随着城市、商人、手工业者的出现，产生了市民文学、近代

资产阶级文学，却再也不可能出现那种贵族女性创作的“女性文学”的高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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